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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张培忠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
觉得音乐剧是流行音乐的
下一个风口？

李海鹰：音乐剧在国
内的发展有近20年了，粗
略 估 计 中 国 起 码 出 了
1000 部音乐剧。现在中
国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
常高的水平，人们对于艺
术的追求也在提高，追求
高级的、国际性的艺术形
式。

有人觉得音乐剧太高
冷大众欣赏不了，但受众
的审美趣味是可以培养
的，人类本身都有一种追
求高级事物的原始性，问
题是你能不能吸引他们。
我从不觉得公众的欣赏水
平低于创作人，如果你的
东西没有被公众接受，就
是因为你的作品写得不
好。

羊城晚报：广州的音
乐剧市场现状如何？

李海鹰：剧场艺术在
北京、上海已经有了很大
的发展。北京的各种小型
戏剧非常繁荣，小剧场非
常多，一张票几十块钱，
演得贼拼命。像上海，引
进一部著名音乐剧《猫》，
就能演十几场，尽管很多
剧场的票价挺高。音乐剧
在广州也已经起步，广州
也有发展的优势，首先是
政府对流行音乐、流行文
化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大
家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段音乐史也是非常引以
为豪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
《青春剧团》有掀起这个
浪潮的实力吗？这个音乐
剧有哪些看点？

李海鹰：这个剧有很
强烈的青春力量，一推出
就得到了全社会意想不到

的热烈 反 应 ，我 希 望 它
将来成为广州的标志性
文化事件 。 它符合“ 老
城市新活力 ”主题。剧
本是我自己写的 ，本身
也是受荔湾区永庆坊改
造的影响。主人公杰仔
是永庆坊一个土生土长
的年轻人 ，整个故事都
是围绕着广东、广州来
展开的。

《青春剧团》最大的
亮点就是它的形式具有
国际范，但它的内容和精
神是立足于本土的。剧
中几乎听不到原来的港
台以及广州、北京流行音
乐的痕迹，加了很多现代
元素。同时我尽量挖掘
岭南文化的元素，其中有
一首歌叫做《食头啖汤》，
头啖汤在广东就是敢为
人先的意思。其实岭南
文脉一直流淌在广东的
音乐里，《弯弯的月亮》讲
的也是岭南的人与事 ，
《涛声依旧》也是说的岭
南乡愁。

羊城晚报：您的很多
作品都是围绕时代主题展
开创作，比如《祝福北京》

《七子之歌》，效果都非常
好，写这种主旋律题材的
音乐有何心得？跟您个人
的艺术创作矛盾吗？

李海鹰：我搞创作的
出发点就是希望更多人
接受并喜欢我的作品 。
如果大众文化可以传达
主旋律，那就成功了，但
创作没有题材决定论 。
作品的艺术性靠的是作
品本身 ，按照艺术家的
思维去创作就好。主旋
律创作不是写八股 ，而
是要写出好听的旋律 ，
找到合适的点切入 ，受
大众欢迎。

早些年开始，关注岛城纸媒时，
总会发现女作家张金凤的名字。她
笔下的纯农村题材的作品，尤为令
人印象深刻。初识时，读到她的诗
与散文，生机盎然、灵动活泼，有一
种亲切之感。近年来，张金凤笔耕
不辍，以内心细致观察、感悟，让读
者领悟到生活的真意。

在新书中《锅灶》一篇：“锅的责
任，煎炒烹炸，蒸饭煮汤；灶的使命
就是烟熏火燎，在最体面的锅底下
做着最脏最累的琐碎活计。”虽将
锅灶分工，看似是农家日常。深悟
时，会发现这平凡的责任之道也可
用于婚姻、处世，抑或是事业。各司
其职，生活才会融洽。想要收获，必
定要付出艰辛，能领悟这些，便能有
所收获。

“碗里的岁月有时候是苍凉的，碗
里的岁月有时是厚实的。伤感的碗，
喜悦的碗，尝尽生活百味的碗，更知道
母亲的辛劳。”碗里有岁月，有喜有悲，
更会有所辛劳体验，是作者笔下深深
体味。也许很多人眼中，碗太平凡，可
文字读下来，会发现碗并不平凡，它里
面装着时间、经历、成长、坎坷还有看
似未知实际可知的命运。换句话说，
端什么碗吃什么饭，看似无选择，实际
并非如此。明白这些，人生由此转变。

原以为书中多是农具体裁，后
发现还有“草木歌，精灵舞”的主
题。翻开《鼠辈的江湖》，书写农家
人灭鼠中与鼠斗智慧、以猫治鼠及
鼠之生活颇具诙谐、生动可人。虽
明知鼠为害，剿鼠以保平安，可鼠
依然活得优哉，不禁令人浮想几
分。如文所言：“母亲说，老鼠精灵
着呢，它耳朵长，你说一句它就听
进去了，然后所有老鼠都知道了，
咱的把戏就不灵了。更不能让它
看见布置陷阱，看见了咱也就白忙
活了。”

《空碗朝天》这只“大碗”里，究竟
盛放了什么？其实细读品味，便知晓
答案：空碗里，盛放着满满的“黄
金”。只不过，这些“黄金”无法立刻

兑现，或像神仙赋予穷人的碗，能在
贫瘠时倒出应急的粮食。平凡的事
物亦会散发光芒，你觉得一棵树枯
了，可它可以做柴；一条小巷走到头
有面墙，架个梯子跨过便可看见新天
地。

大多时候，人们虽有颗不甘平庸
的心，抑或理想，可未付之行动，更没
有细细揣摩，索性放任随之，平凡的
生活也跟着来了，前时的付出便变成
了未来的路。可如果像张金凤的《空
碗朝天》，由空碗看到人生百态，看到
岁月沧桑，看到喜怒哀乐，亦会看到
活力生机！换句话说，平凡的生活，
其实不平凡，想获得幸福，就要有所
追求。对周围的事物懂得观察、懂得
悟，不以一时坎坷定输赢，而以愉悦
之心，去看待生活、看待岁月。

不必羡慕，更不必怀疑、轻视平
凡生活，只有当你信心满满端起碗
来，举过头顶，对未来有信心，且付
诸行动，人生的机遇、际遇，都会不
请自来。倘若双手端起，捧于胸前，
只想“过分”讨要，或许碰巧有好事
发生，但绝不会时时都有。只因当
你不甘平凡，奋进拼搏时，你举过头
顶的碗，拿下放于眼前，会看见碗里
有真金白银。而你甘于平庸，只一
味得过且过，到后来，碗是泥的，它
依然空空如也。

不是碗的问题，是人自己的问
题，只因碗就是你，你就是那只碗。
金碗、银碗、铁碗、陶瓷碗，还是土
碗，其实都随持碗者的心愿。

潮汕文化、华侨文化、
特区文化精彩纷呈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10 月在广
东潮州、汕头、深圳视察期间，对潮
汕文化、华侨文化、特区文化充满深
情、如数家珍。

在潮州视察时，面对牌坊街上热
情的市民，总书记第一句话就说：“潮
州，我早就想来了。”在潮州街头漫
步，偶然看到潮州特色小食蠔烙，总
书记欣喜地脱口而出：“海蛎煎，蠔
煎，这个是很好吃的。”蠔烙是潮汕的
说法，福建厦门叫蠔煎，台湾叫海蛎
煎，一种特色小食，同在闽南文化圈，
却有不同的说法，总书记熟稔于心。
总书记对潮汕文化给予精确定位：

“潮汕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
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支脉。”“潮绣、潮瓷、潮雕、
潮塑、潮剧和工夫茶、潮州菜等为代
表的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
化的瑰宝。”“潮州菜在国际上是最好
的中华料理。”他指示：“潮州是一个
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弥足珍
贵，实属难得”，“潮州这个地方有很
多宝，我们要很好研究它”。

总书记指出的，潮汕地区是我
国著名侨乡，全国6000多万华侨，潮
汕约占 2000 万。“侨批”记载了老一
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
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
承诺的重要体现。“侨批”产生的外
汇对潮汕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
作用。收集“侨批”，抢救“侨批”文
献，意义非常重大。要保护好“侨
批”，加强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忘
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
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会加
强诚信建设。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
祝大会上，总书记指出，经济特区要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要交出优
异答卷；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要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
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
时代的“拓荒牛”；永葆“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
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
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的奇迹。

文学要由高速度转向
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对文化建设、文化自信
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一以贯之。早在 1990 年担任福建
省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他就在《闽
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
文中深刻指出：“有的人由于不熟
悉、不了解、不知家乡可爱之历史，

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从而只
知道艳羡人家，从而失去自信心。”

“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内容很多，有一
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弘扬地方的传
统文化。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
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
自信心，无论是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
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我们民
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正是这种自
信心，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了令人
敬佩的今天。闽东的文化建设也具有
同样的意义。我们有一个明确目标：
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
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
对闽东的信心。”

从30年前总书记对闽东文化的
论述，到 30 年后总书记对潮汕文化
的论述，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对文
化建设和文化自信的高度自觉和身
体力行。近期总书记对包括潮汕文
化、华侨文化、特区文化在内的关于
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文化
的地位和作用推向更高的水平。

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学是文
化皇冠上的明珠，文学在塑造国家
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上有着
不可估量的作用。相当一个时期以
来，我们的文学创作，有数量没质
量、有高原没高峰。进入新发展阶
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同样的，文学生产也要由高速
转向高质量发展。

异彩纷呈的现实生活和波澜壮
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作家创作提供
了取之不竭的素材，但正面描写当代
生活的现实题材高峰之作却是少之
又少、寥若晨星。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要激励和引导广大
作家关注火热的现实，把握时代脉
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新时
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
命。要规划好选题，从扶贫攻坚、建
设小康、乡村振兴、装备制造、科技
兴国、环保生态、民生幸福乃至抗击
疫情、中美博弈等当代中国的伟大创
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
感，创作时代的精品。在抓好优秀作
品生产的同时，要抓紧推进文学译介
工程和文学传播工程，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

有“新疆三剑客”之一称誉
的著名军旅诗人周涛的自传体
长篇小说《西行记》，既是一本
饱含了其个人成长经历和人生
感悟的厚重生命读本，又是一
曲激励自我挑战、洋溢诗情与
不屈斗志的逆风灵魂吟唱。

《西行记》以大学生姬书藤
从 1972 年至 1980 年间八年在
新疆喀什的生活为线索，以一
个小人物在“文革”风浪中的趔
趄前行，反映人在时代大潮中
的无可奈何、苦中作乐，折射出
了人性的纯真、善良以及颠扑
不灭的光亮指引。

姬书藤是高干子弟，因父亲
被打倒下放务农，自己也被分
配到僻远的边疆之地。他顽强
地与命运抗争，依仗自己的勤
奋努力和对社会清醒认知后的

顺势而为，争取到了当权者的
赏识，也赢得了自己的爱情与
家庭。

在书写姬书藤的生命历程
时，始终贯穿的是作家对于出
身成分、身份辨识、家庭环境、
学识水平、学历文凭、社会动
荡、前途命运、婚姻两性、人际
关系、事业工作等等的反思，还
有对人性、人格、尊严、理性、屈
辱、权贵、社会等的深刻认知。

《西行记》是一部带着厚重
历史印记的小说。不管是知青
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大学
毕业分配、思想批斗会、文攻武
斗、游行贴大字报等经历的真
实回眸，还是只语得罪同事、落
难兄弟互帮、满口风沙长途跋
涉、维吾尔族独特风情等个性
记忆，都打上了时代烙印、地域

印章。相对于主人公，柳司理、
成志敏、王镰、司马义、庄延、屈
铭、文远之等辅助人物，他们的
个人成长历程，则对其是有益
的补充，甚至相得益彰，让人看
到事物的多面性，从而对其了
解得更为透彻。

《西行记》更是一曲生命昂
扬的人生咏叹调。在恶劣的政
治与社会环境中，姬书藤思考
着自己的人生，也在别人的行
径 中 不 停 反 省 和 敲 打 自 我 。
正是在这种反刍中，他学会了
为人之道，做顺从者却绝不屈
膝做奴才，但这种明哲保身还
是难免被政治波及。是故，他
才在自己的作品《石头是怎样
长大的》中写道：“石头是被风
和岁月一口一口地吃小的。”

“那些沙粒，全是石头里的老

人 啦 ，从 一 座 高 耸 入 云 的 大
山，被咬碎、嚼烂，变成这样一
片浩瀚无垠的沙漠。”作家把
人生比喻成了风中的石头，这
部小说，无疑就是石头在风中
的放声歌唱。

我特别欣赏作家在小说中
对成志敏和程墙这两个处事待
人迥然有异者的设计。成志敏
谨小慎微，但在意小事难免顾
此失彼，可靠着努力终成为权
倾一方的仕途成功者，而程墙
敢作敢为、甘于冒险、不成功便
成仁，最终因过往历史而一脚
踏空身败名裂。这种对比，可
以让人怀想翩跹。但他们都是
有担当者，都有自己的道德底
线——成志敏不怀嫉妒之心而
肯成人之美，程墙打掉牙齿自
吞绝不做告密者，其品性可谓

黑暗中的微光，让人心暖。
对中老年读者而言，《西行

记》是一部带血带肉、感同身受
的回忆录，是直面剖析生命曲
折、权量善恶的狂草诗章，而对
青年读者来说，这则是鞭策逆
风飞扬、充满正能量的冲锋号，
是警醒其坚守初心、不忘本真
的“三言二拍”。

从文化自信到文学精品

微观 □宇 丹

空碗里满是“黄金”

忆述 □龚军辉风中的石头会唱歌

音乐剧，带起广东音乐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音乐人李海鹰专访

“我曾经是最好的鼓手，从音乐
茶座到歌厅到体育馆，那时的新光大
歌厅，扑通一百是广州最好的歌厅
……来自广州太平洋大乐队，就是票
房的保障。”李海鹰在最新的音乐剧
《青春剧团》中唱响了上个世纪八九
十年代广州流行音乐的辉煌。

中国第一支流行乐队、第一家现
代音乐茶座、第一家影音公司、第一
个音乐排行榜、第一个歌手签约制
度，全都是广州首创。大批音乐人，
如李海鹰、李春波、毕晓世、张全复等
纷纷北上，广东流行音乐发展优势逐
渐式微。

“今天我们不谈过去，谈谈广东
流行音乐的未来吧。”作为广东流行
音乐辉煌历史的创造者、见证者，李
海鹰认为广州依旧有实力成为全国
流行音乐的中心，风口就是音乐剧，
“海鹰归来，青春启动”，这次，李海鹰
能否再掀广东流行音乐新浪潮？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看待歌
曲从走红到流行再到经典这个过
程的？

李海鹰：这个过程是自然而
然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
我写每一首歌的时候都希望能够
引起共鸣，能够被大家接受。通
常我并不写我个人的喜怒哀乐，
更多的是在描绘别人的心情，当
然里面肯定有融入个人的情感体
验，但是我不觉得自己很重要。

我也不觉得自己的作品很重
要，当一个作曲家也没什么了不
起，这只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是职业作曲家，我不
是用音乐来谋生的，或者是把音
乐当成一个工种。所以我会按照
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作品，
对每一个作品都非常重视，有一
种创作的神圣感，因为我觉得人
类的这种创造性活动，是一个非
常值得做的事。

羊城晚报：很多音乐人一辈
子只有一首代表作，您是如何做
到不断突破自我的？

李海鹰：我一年读五六十本
书，希腊神话、中国神话基本读完
了，这些基础的书一定要读。流
行文化的出路在于创新，大家都
喜新厌旧，这并不是一个贬义
词。很多网红歌曲一首就死，一
辈子就一首代表作他就没法前
进。

我从来不重复自己的作品，
一直在追求新的音乐，而且我还
有点迷信，等我把最好的东西写
出来以后我就会“死了”，这种

“死”主要是指艺术生命。
羊城晚报：从流行歌曲的创

作者到交响乐的指挥者再到星海
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者，经历过
这么多的角色转变，您对音乐的
理解有哪些变化？

李海鹰：音乐的领域越来越
宽广，从流行到影视再到交响乐，
我在不断打破音乐的界限。各种
音乐风格原本就是相通的，并不
是说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就完全
不一样。西方流行音乐之所以更
加丰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

的创作者古典音乐基础深厚，多
种风格互相杂糅。反观我们现在
的一些流行音乐，从旋律到歌词
都过于简单，流行音乐不能只停
留在表面，就像做一个专栏，你不
能光做专栏，而是要读非常多不
同的书籍。

羊城晚报：上个世纪八九十
年代，广州为何会成为中国流行
音乐的中心？

李海鹰：广州是一个有着
伟大音乐传统的城市，在广东
音乐史上，曾涌现出萧友梅、吕
文成、“何氏三杰”、冼星海、马
思聪等音乐名家，在不同时期
留下了大批脍炙人口、传唱不
衰的经典作品。上个世纪八九
十年代，中国有四大华语流行
音乐基地：北京、广州、香港、台
北。香港华语流行音乐在商业
上是最成功的，“四大天王”到
现在影响还很大。广州当时不
仅受港台的影响，还受到日本
及西方音乐的影响。当时香港
流行音乐基本是粤语，广州则
以普通话为主。

文艺是有浪潮的，浪潮过

后 ，拼 命 想 去 复 苏 是 不 可 能
的。

羊城晚报：当下，广东流行
音乐在国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位置？

李海鹰：说实话，位置不太
理想。广东省现在经济全国第
一，但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
流行音乐，目前来说不如北京、
上海。

有的人可能觉得是扶持
不够，在我看来，艺术创作不
可能完全靠规划，因为艺术不
是 规 划 出 来 的 ，得 靠 自 己 发
展。可以支持，但民间的活力
得激活。

羊城晚报：既 然 广 东 有 市
场，也有扶持，为什么后来流行
音乐发展不理想？

李海鹰：想象力需要突破。

我们还是要不断创新，产生新的东
西。一定要喝头啖汤，要做别人没
做过的事情。

羊城晚报：广东有可能再次成
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吗？

李海鹰：广东有这个实力，不
管是经济实力、人才储备还是政策
支持都不缺。像我在《青春剧团》
中塑造的音乐小狂人，讲的就是如
今广东的年轻音乐家，他跟冼星海
那一辈音乐人一样疯狂，最后突破
重重困难成功了。今年夏天最热
的音乐人不就是广东陆丰的五条
人嘛。

音乐的浪潮一旦起来，来自
各地的人才就会不断涌来。广
州本来就是一个具有音乐传统
的 城 市 ，我 觉 得 广 东 流 行 音 乐
浪 潮 的 再 起 ，很 可 能 就 在 音 乐
剧领域。

未来流行音乐浪潮的
风口是音乐剧

“等我把最好的作品写出来，我就‘死了’”

广州有实力再次成为流行音乐的中心

新浪潮新浪潮

李海鹰

潮州街景


